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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于松然

正当中共“九大”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之际，1969年3月2日，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展开激战，造成数百人伤亡。

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吗？非也！    	

自苏共党魁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“秘密报告”后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热变冷，又从论战向武装冲突发展。到了六十年代中期，在当时两国7,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，摩擦事件接连不断。据统计，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，中苏边境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就高达4,180余起之多。尽管冲突事件频发，双方都没有做打仗的准备。但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一些狂躁起来的中国人，那些曾在砸印度使馆、砸印度尼西亚使馆、砸缅甸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大显身手的造反派们，那些曾在莫斯科红场上造反、扬言要对“苏修”实行“群众专政”因而导致同苏联军警浴血肉搏的大学红卫兵们，那些曾在派性厮杀中百炼成钢的“英雄”们，以及那些热衷内战、支持红卫兵、造反派横行霸道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权贵们，对摩擦事件已经到了“忍无可忍”的地步，频频发出“教训”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(下称“苏修”)的呼声。

红卫兵髙呼：“油炸勃烈日涅夫！”(苏共总书记)造反派高呼：“绞死柯西金！”(苏联政府总理)据说，江青曾扬言，给她十万红卫兵，便可踏平莫斯科！这个“据说”似有丑化之嫌，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人特有的骄狂和浮躁！

中苏对立中，客观形势是敌强我弱，至今未变。在敌强我弱又无外援的情况下，索要被侵略者侵占的领土，外交谈判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。例如，日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承认俄占其北方四岛的合法性，即坚持不承认、不冲突、维持现状的立场，为后代子孙有力量在向俄国讨还失地时，创造了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利条件，不给侵略者留下任何赖帐文字或口头把柄。但在毛、林、周、江等人的鼓动或默许下，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被“人民战争所向无敌”的愚昧所湮没，冒险主义占了上风，解决边界冲突的外交谈判被边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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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蚕食掉][bookmark: _Hlt505181519][bookmark: _Hlt505181528][bookmark: _Hlt462947503][bookmark: _Hlt505182109][bookmark: _Hlt462858151]在7,000多公里的边界上，除根据中俄不平等条约被苏俄侵吞的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外，还有许多被苏占领的有“争议”国土，其中有：0.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，350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，4,815平方公里的江东64屯，约103,000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，30,000多平方公里帕米尔的部分地区，等等。此外，尚有许多被苏俄蚕食但多数中国人不知情的地区。如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三梭通公社发现：大顶山大队边境线以南，有一块约1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，五十年代被苏军蚕食掉(1)。 

珍宝岛北距饶河县城45公里，是个位于中、苏界河——乌苏里江主航道西靠中国一侧的一个小岛，长约1,700米，宽约500米，面积0.74平方公里。枯水期，小岛几乎与西岸连成一片，是一块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（右图）。就国际法而论，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是霸道。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，苏方以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西侧为由，把该岛划归苏联所有，称其为达曼斯基岛，从此形成争议，摩擦不断。

边界冲突不断激化。据中方统计：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中苏边境上的我方边防巡逻部队，在珍宝岛上，与苏军发生肢体冲突达10多次。其中，在1968年12月27日冲突中，我边防军人被打伤8人；1969年1月6日，苏军抓走两名捕鱼的我国农民；1月23日，苏军打伤20多名我边防军人，其中重伤9人；2月6日至25日，苏军又连续多次围攻、毒打我边防部队巡逻人员。据苏方当年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康斯坦丁诺夫上校回忆：1968年，仅在伊曼边防段，双方就发生过40次打斗；1969年1～2月，在达曼斯基岛（珍宝岛）地段经常发生冲突，双方不再使用棍棒，而是使用枪托来互相打击；在一次打斗中，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15支枪，非常吃惊地发现，他们的枪膛里都有子弹；于是，我们把边防哨所值勤人员加强到了50人，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；同时下令，只要中国人一出现，边防人员可以向他们射击，将他们赶走；但我们并不知道，２月底，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，已经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，并做好了攻击的准备。

为了给“九大”壮势，造神运动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，已将苏联晋封为“苏修社会帝国主义”，因而对帝国主义针锋相对地斗争，就有了“理论”根据。于是，他回应“群众”要求，决定用武力“教训”一下没有赫鲁晓夫的“苏修”。于是，沈阳军区组成以副司令员肖全夫、副政委李少元为首的前线指挥部，集中黑龙江省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和陆军第23军１个步兵团、２个侦察连、２个加农炮营和１个高炮营的数千兵力，准备“教训”。这是以全世界人民领袖和导师自居的毛泽东，继1968年4月16日发表“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”、号召美国人民起来“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”之后，再次以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身份所做出的充满“革命英雄主义”的决定！

武装冲突一触即发！

毛泽东撇开外交谈判，选择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进行武装“教训”，是基于“苏修”不会为这个小岛大动干戈的冒险主义判断，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：利用外患，强化专政，为召开“九大”凝聚党心！ 

经充分准备后，1969年3月2日，沈阳军区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潜入珍宝岛，伏击了苏联巡逻队，打死32名苏联军人。苏联人恼羞成怒，立即调来坦克、直升机、重炮和当时被称为“冰雹”的“秘密武器”BM－21火箭，于15日和17日两天，在珍宝岛南北数公里的正面上，实施报复性袭击：重炮、火箭射入我国领土纵深达6～8公里，造成大量军民伤亡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，乌苏里江的中国沿岸，“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，好似月亮的表面”。

苏联人显然是认真了；其反击手段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。由于担心苏联入侵，毛泽东下令“不要打了”。之后，苏军对珍宝岛和附近沿岸进行了狂轰滥炸，使珍宝岛旋又落入苏军控制中。对此，我边防军听之任之，没再认真反击，间或放一、二冷枪以示主权。但在“舆论一律”的强权下，蒙在鼓里的中国人，还以为我军已夺回并扼守住了珍宝岛。

是役，苏方被毁坦克、装甲车17辆，死58人，伤94人。苏方认为，他们“吃了亏”。但据报导：我边防军伤亡100多人，而民兵和平民的伤亡约600余（另说800多）。

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在国外败北，在国内却取得了成功：全国各地都在欢庆珍宝岛“自卫反击战”取得了胜利。参加珍宝岛“自卫反击战”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，戴着战斗英雄的光环，在“九大”上，出尽了风头。由于是“自卫反击战”，负责指挥作战的沈阳军区副司令肖全夫、副政委李少元以及那些参战的团长营长们，都无法公开亮相，因而无法享用孙玉国的荣光。

尽管毛泽东宣布“取得了胜利”，也达到了为“九大”壮势的目的，但判断上的失误，非但没有夺回一寸领土，反而引发了中苏热核战争危机。

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，共产主义者嗜血的本能，使苏共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。在以总书记勃列日涅夫、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、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鹰派人物主导下，苏共决定“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”：计划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，携带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，对中国重要的军事、政治目标实施“外科手术式核打击”；同时，调动百万大军，陈兵中苏边境，随时入侵中国。于是，在新沙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，冒险主义占了上风，开始了与中国打大仗、打热核仗的准备。

准备就绪的北极熊，为了给发动战争制造借口，刺激中国反击，1969年8月13日，苏军300多人在6辆坦克和两架直升机的支援下，突然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，一举围歼了一支我国边防巡逻队，致连长以下38名官兵无一生还(另一说为79人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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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珍宝岛缴获的“纸老虎”苏军军帽


令苏联意外的是，已获悉“苏修”核战谋图的毛泽东，此刻冷静得多：他开始正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国情，没敢下令反击，因而无法宣布“胜利”。对于这个国耻事件，他不愿让老百姓知道,便下令不准报导。文革后，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，军方在当年巡逻队罹难处，修建了79个墓碑。

毛泽东多次“论证”说：原子弹是“纸老虎”（右图）。但他对自己的“理论”并不当真，那是讲给老百姓听的：一旦“纸老虎”真地扑来，
天才的他，决不会愚蠢地率领红卫兵，举着火把去迎击。

珍宝岛“自卫反击战”后，在苏共准备打大仗、打热核战争的压力下，毛泽东撤掉了“纸老虎”学说的伪装，在全国掀起迎击真老虎的备战活动。

1969年？月，他提出大搬迁的“地、后、山、分、小”的五字方针，开始把主要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，按地下、后防、山区、分散和小型化配制方案进行拆迁、转移和分割，并使许多企业转为军工生产。8月，获悉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后，他下令全国各地成立“人民防空领导小组”，开展了挖防空洞活动。这种活动到1972年，演变成他的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的“最高指示”。9月起，他开始大规模疏散大、中城市人口和物资，其中，在京的中央党政机关、各主要单位、学校及其家属，被紧急疏散到外地。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、文件、珍贵资料，都按备战要求集中装箱运往“三线”或山区保存。在边境地区，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、军分区，也按备战要求向内地迁移。备战中，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到农村，等等。10月，笔者在密山县县政府大楼里看到，空空如也的档案柜、文件箱上，都贴上了“苏修，小心炸弹！”之类的封条……据报导，全国共拆迁、分割了数百家大型工厂企业，疏散了94万多人，还疏散了4,100架飞机，600多艘舰艇。大疏散，大搬迁的备战活动，使数百亿元付诸东流。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火，一寸领土也没有夺回，却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！

1969年9月，全国已进入临战态势——北极熊这只真老虎，果真要来了！

1969年8月20日，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，奉命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，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，征求美方的意见，并要求美国保持中立。基于“我们能够毁灭世界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”对苏共本质的判断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：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；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，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；大规模核战争的后果极其严重，直接危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。因此，美国政府一方面通知苏方，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使用核武器；另一方面设法告知中国。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，又没有外交关系，美国政府巧妙地把“绝密情报”透露给一个不起眼的小报，借以让中共深信不疑。

狡谲的美国人，充分利用中苏交恶之机，徐图渔翁之利。

8月28日，《华盛顿明星报》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，题目是“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”。文中说：“据可靠消息，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，携带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，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――酒泉、西昌导弹发射基地、罗布泊核试验基地、以及北京、长春、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失信气得发疯。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：“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！原子弹很厉害，但鄙人不怕。”话虽轻松，但他对真虎北极熊的威胁，没敢掉以轻心。他明确地告诫全党：“要作好打仗的准备，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，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！”好家伙，要准备死4个亿！这与1957年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漠视生命的狂言，同曲同工，一脉相承。那时他说：“（原子弹打下来）无非是死几个人，即使死一半，还有一半继续革命。”——什么是毛泽东？这就是毛泽东！

[bookmark: 卖国的借口][bookmark: _Hlt505182119][bookmark: _Hlt462858144][bookmark: _Hlt462947514]苏联鸽派出于全球主要对手是美国、战略重点在欧洲和遭中国核报复等多方面考虑，9月11日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，力图缓和紧张关系，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逝世后归国途中，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。由于周恩来坚持过去中国与苏俄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立场，会谈没有达到缓和两国关系的目的。但毛、周这个正确的民族主义立场（2）和错误的冒险主义立场，到九十年代，成了卖国贼江泽民、李鹏等留苏派卖国的借口。

柯西金回国述职后，鹰派勃列日涅夫主义卷土重来，冒险主义又占了上风。

9月16日，伦敦《星期六邮报》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·刘易斯的文章，称“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”。美国很快判明，维克多是苏联克格勃新闻代言人，他的文章是对中苏热核冲突中美国态度的一个试探。同时，美国侦察卫星显示，数千帐蓬一夜之间在中苏边境竖起，苏军已进入攻击阵地！ 

在中苏一触即发的核战争的紧急情况下，尼克松总统召开了有副总统阿格纽、国防部长莱尔德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、国务卿罗杰斯和安全助理基辛格等人参加的紧急国安会议。会议认为：“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，我们当然应当阻止。”为此，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三大措施：1、向苏联重申美国反对核战的立场，表明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，美国不会坐视不管，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，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；2、利用各种渠道向中国示好，释放善意，通报情势；3、为了防止苏联一意孤行，巧妙运用“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，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、军事要点、交通枢纽、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准备的总统指令。”

苏联克格勃把“破译”到的美国“总统指令”，迅速上报给苏共总书记。一直在利用中美矛盾、认为中美仇恨不可调和的勃列日涅夫，忘记了“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”的名言，看完报告后，愤怒地大叫道：“美国人出卖了我们！”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建议，下令恢复边界谈判。

一场可以由外交途径来解决的珍宝岛争端，由于毛泽东的错误判断，在两个共产党“教训”和“消除中国威胁”的强权运作下，演变成两国之间的热核战争危机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场可能导致亿万人死亡的危机，却在“美帝国主义”尼克松政府的干涉下，烟消云散，转危为安！
 
对此，中国上层精英们自有“特色”高见。他们著文对中国老百姓说：“由于中国装有核弹头的导弹都对准了苏联目标，才使他们没敢轻举妄动！”还有人这么对中国老百姓说：“第二炮兵很快进入临战状态，展示了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，使苏联领导人最终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企图。” 

由此，珍宝岛这个巴掌大的荒岛，力排其他比它大几十倍乃止几万倍的被占领土，一跃成为名扬天下的耀眼红星，成为中共“捍卫国家领土主权、寸土必争”的象征！这种力排外交谈判而用“检芝麻，丢西瓜”结果连“芝麻”也没守住式的武装“教训”，尽管没有收复一寸国土，尽管备战又使中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但却使毛泽东和中共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：不仅达到了为“九大”壮势的目的，而且达到了利用外患强化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，从而使血腥镇压异己者的“一打三反”和“清查五一六”运动，找到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借口！

核战危机雨过天晴后，一直被中共骂为“反共狂徒”、“战争贩子”的美国总统尼克松，突然被中共重新包装：1970年12月18日，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赞扬尼克松道： “是好人啊，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！”1972年2月21日，尼克松登陆中国，开始了中、美修好因而惊诧世界的“破冰之旅”！
    
    行文到此，不得不说几句看似离题的话：

	[image: ] 左图为珍宝岛位置，右图上角为黑瞎子半岛位置


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，中共几代领导人，在解决被苏侵占的领土上，其立场几经变化：五十年代，中苏友好时是亲苏的放任主义；六十年代初，中苏关系冷淡时，变成了不承认、不冲突、维持现状的民族主义；到了中苏关系恶化时的六十年代末，走上了冒险主义；九十年代，为了抵御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普世价值对一党专政的威胁，又认敌为友，求助于中俄合作，最终走上卖国主义。为此，他们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、李鹏等，以“既成事实”为由，抛弃民族主义，采取了与解决南沙群岛、钓鱼岛争端迥然不同的立场，偷偷干起了卖国勾当，与北极熊签订了领土条约，使俄国侵占我国的1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合法化，没有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丁点讨债的余地。他们做贼心虚，不敢让全国人民知道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，只在《人民日报》不起眼的地方，发布一条简短“新闻”，力图让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忘记。他们的偷偷摸摸丑行，与俄方大张旗鼓地公布谈判内容和相应地图，形成鲜明对照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们连日本国历代政治家们的徒子徒孙都不配当，他们只配当遗臭万年的中华民族天字第一号大卖国贼！然而，正是这些卖国贼，当了婊子还要给自己树牌坊。他们继承了毛“太祖”愚弄中国人的衣钵：在中俄领土谈判中，用出卖大量土地其中包括350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半岛几乎一半的土地，换回了大名鼎鼎的仅有0.74平方公里大的珍宝岛（右图），然后在岛上修建了一座“功德牌坊”——纪念馆，对中国人进行“寸土必争”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的“爱国主义”教育！



[bookmark: 第16章附1]附1、被苏军蚕食掉的国土

    在黑龙江密山市的地图上，兴凯湖上有一条直线分界线，东南起于龙王庙，东北止于当壁镇。在六十年代以前的地图上，这条直线边界线一直延伸到二人班乡。然而，到了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，为了“便于管理”，农村大搞合村并屯，“大搞集中居住”，住在直线边界线一侧的零星居民，被迫北移，为苏联蚕食中国领土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自此，这条实地边界线，从当壁镇起便向北弯曲。这一弯曲，使我国丧失约十多平方公里的国土，比珍宝岛大十多倍。事实也确如此。1966年5月，笔者在大顶山大队以南的边界我方巡逻线上，即地图上兴凯湖西侧向北弯曲线的顶端处，发现了一块石碑。记得石碑露出地面高约60厘米，宽约35厘米，厚约6～7厘米，正面刻着“拉字牌”三个大字(不知其意)，落款是“大清国光绪三十二年立”。我问大顶山大队的大队长：“这是界碑吗？”大队长说是界碑。他指着南面苏联管控的一条山岭说：“十多年前，界碑还在山梁南面坡底，不知什么时候被搬到这里。”他还告诉我：“（他们）大队里有几户祖坟都在南山坡上。五八年前，老毛子还叫过去上坟，后来他们修了路，设了铁丝网，盖了瞭望塔，就不让去了。”我问他：“向上级反映了没？”他说：“反映了多次，说外交部知道。以后没有了下文。”我目测了一下：“拉字牌”距南岭岭脊约4华里，约为地图上“向北弯曲”距离的1/2（按兴凯湖湖面直线分界线长约70公里的比例计算）；岭南坡长不得而知。

[bookmark: 第16章附2]附2、民族主义立场

解决中俄边界的原则应是不承认、不冲突、维持现状。其一是要俄国人承认过去的九项条约是“不平等条约”，其二是维持现状，不挑衅，等待时机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与俄国谈判边界时，曾经坚持过这个原则。坚持这个原则，就是当时机成熟中国有条件收复失地时，无论在外交上、军事上，都会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占据国际法理高地的有理、有利空间；但当江泽民的中共，偷偷与北极熊签订条约使其侵占中国领土全部合法化后，收复失地的路子就被卖国贼彻底堵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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